
晚饭后，我常会去离家不远的政务
大厅公园，徜徉在高大的油松、洋槐树
之间，听秋虫此起彼伏的歌唱，看紫色
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在路灯下闪烁着
美丽的光芒，一天的疲惫便消散在这花
木草丛中间。

来朔州已经 12 年了。2011 年在全
省煤矿兼并重组的大潮中，我跟随爱人
来朔州工作，从此与朔州结缘。

12 年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它足以
让一个刚刚出生哇哇啼哭的婴孩，变成
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也会如李白所写

“朝如青丝暮成雪”，12年也许仅是一个
朝暮之间。

还记得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农历大
年刚过，春节的气氛还很浓烈。早饭过
后，我便坐上了原单位送我去朔州的小
车。我从后车窗看着父母的身影越来

越小，越来越模糊，直至看不到了。看
着高速路口写着“高平”的两个大字，离
自己越来越远，竟然不能自已，不由泪
如雨下。倾注了我人生所有梦想的故
土，就这样被永远保持向前的小汽车，
毫不犹豫地甩在了时光的身后。

想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我就是
那个背着行囊众多行者中的一员。从
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
离开倾注我所有青春和汗水的这片热
土，忽然在时光的某一天，怀揣一抔故
土，远走他乡。

车行程6个多小时后，出雁门关，便
看到一个巨大的宣传牌“像北欧一样美
丽的地方——朔州欢迎您”。我们下了
高速，绕进平朔，穿过平朔高大的南门，
再绕过一个转盘，驶过东门，便到了开
发区，途经中元宝邸，才到达国发大厦，

这是我新单位的所在地。
在异乡朔州的生活，从那一天正式

开始。这是一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
朔州位于山西省北部，和家乡晋城高平
相距千里之遥，它地处内外长城之间，
桑干河上游，西北毗邻内蒙古自治区，
南扼雁门关隘。

刚来时我常和新认识的同事，工作
之余坐着刚刚认识的小型绿皮公交车，
满城溜达。也常常会看到一些小年轻，
骑着载着低音炮的摩托车，在大路上风
驰电掣。七里河上下游，到处是村庄农
舍。整座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光鲜。

周末我会坐上到右玉的大巴，去看
望在山阴煤矿工作的爱人。那时煤矿初
建，一切项目还在技改之中。在矿区更
能感受到朔州与故乡的不同。“一年只刮
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早穿棉袄午穿纱，
围着火炉吃西瓜”，在这个海拔1000多米
的山区感受特别明显。那些来这里创业
的晋城汉子们，也学着朔州人开始大口
吃肉，大碗喝酒，来抵御塞上的寒冷。

每到夜晚，我还是会想家，想念远在
故乡上小学的儿子、想念父母。常常会
沿着招远路一路溜达到政务大厅，看着
还在建设中的政务大厅公园漆黑一片，

看着自己孤单的影子，在月光下被拉得
很长很长，长得如同我心底的思念。

再后来，孩子和父母相继过来朔
州，在离平朔四中不远的生活区租了个
二居室的房子，从此全家把根扎在了这
里。租房的日子五味杂陈，但也更深地
了解了曾是亚洲最大露天矿的平朔，了
解了朔州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日子就这样如水地流逝。期间煤炭
市场虽几起几落，但昔日爱人所在的矿
井，现在都已正式投产，为国家保供煤发
挥着光和热。朔州城也已今非昔比，既
有“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
家绕”“春未老，风细柳斜斜，半壕春水一
城花”的南方风光，又有“明月出天山，苍
茫云海间”的北方雄阔之美。既有老城
的古色古香，又有现代都市的车水马
龙。行走在朔州整洁宽阔的马路上，随
处可见街心公园、休闲广场。处处可见
水波潋滟、树木参天。这座古老的塞外
名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十年弹指一挥间。朔州老城崇福寺
的晨钟暮鼓和大戏台上的朔州大秧歌道
尽了世事沧桑人生如梦，而我也从刚来
时的而立之年到了四十不惑即将近天
命，我亲眼目睹着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

又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好友琴
突然问我：“退休后是不是要回你们老
家？有些舍不得你。”琴是我在朔州最
好的朋友，在我举目无亲的日子里，是
她给了我最大的慰藉。我一时语塞，竟
然不敢看她的眼睛。

是啊，人生的未来不可知，但朔州却
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朔州朔州，，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
●●史慧清史慧清

征文选登

我妈举着一棵叶子稀稀拉拉，豆荚
却繁密如耙齿的黄豆苗子，边撸边感
叹：“地是宝啊，你看看！种啥得啥！”

我妈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是
女人们里头少有的硬铮庄户人，能受，与
我那同样是硬铮庄户人的老爸不相上
下。因此，在种地的事情上，我妈从来都
不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我老
爸又是一个骨子里潜伏着很严重的大男
子主义思想的老派男人，像种什么，怎么
种，种稠种稀这种关乎一年收成、关乎家
庭生计的大事，他是很反感女人掺言
的。打我们记事起，这两个人就因为种
地的事情没少闹过，从春到秋，从种到
收，因为一块地种下的分歧，他们两个人
像是打下了赌一样，拭目以待。

虽然谁也不服谁，但因为利益从始
至终的一致性，也无所谓谁输谁赢。

退耕还林以后，可耕地就剩了不到
十亩，且一律种着玉米高粱，机耕机种，
人就被解放了出来，用我妈的话说，是

“吃不住一种”，用我爸的话说是“这会儿
种地就像耍哩”，你听听，这两个七十来
岁的庄户人有多牛！因为吃不住一种，
我妈就有种施展不开拳脚的困惑，踅摸
来踅摸去，属于我们家的可以开发的地
方就剩一小块荒了很多年的猪饲料地
了。说是一块地，其实已经被人家蚕食
的就剩下“裹脚布宽”一条了。不知是哪
一年春天，我妈先是一把火把地面上半
人高的枯草烧了，然后一个人挥着䦆头
翻地。据说，草根扎得很深，纠结在一
起，刨起来很费劲，但老人家不服气，硬
是给它来了个挖苗断根。不仅如此，还
把刨出来的草根、石子、半砖头、碎瓦片
都拣了出去，足足整出八分多地来。就
是在这条裹脚布一样的地里，我妈一截
为二，糯玉米、黄豆，高粱、土豆轮换着
种，缺苗处就补种红豆，或者白萝卜。这

块地，因为离家近，从种到收，我妈几乎
每天都会去看看，间苗锄草，应时按候。
也就是说，种在这里的庄稼是幸运的，所
受的优待仅次于院子里的蔬菜。

我妈还种着三个菜园子，一个是自
家的院子，另两个是一道巷子里两户人
家的烂大院。人家多年前就搬到了城
里，旧居墙倒屋塌，荒凉破败，我妈打个
招呼就把人家的院子种了。而开发这
样的院子同样不啻于开荒，石头瓦块，
荒草萋萋，也不知道她从哪里下手。等
她和我们炫耀的时候，园子里已经是满
眼风光了。我妈拄着锄柄，站在被分割
的像棋盘一样的菜畦里自言自语：辛苦
下哪也不白下！

我们这里春天干旱，种园子浇水就
是个问题。有一次我回村，看见大门洞
里躺着十来个食用油桶子，心说我妈真
是的，攒这烂玩意干啥，正想着提溜出
去扔了算了。我妈却奓着两只手慌里
慌张地挡了过来，连连说：“嫑摱，嫑摱，
有用哩！”原来，她每天就用这些桶子装
了水，再用独轮车推着去浇园子！对于
我妈这种行为，我爸很是不屑，以他一向
大庄户人的见解鄙视这种低效劳动，甚
至还无可奈何地调侃说“我看她是神经
了”。我也嗔怪说：“妈，费劲死了，你咋
就闲不住？”我妈说：劲就是用来费的，一
天天懒吃懒坐，养一身膘套雕呀？我笑
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懒吃懒坐不爱动弹
的。我妈看一眼我，笑着说：“就像你，一
天天减肥呀减肥呀，不怠动弹你能减下

一两？”“今儿睡不着，明儿睡不着，补这
呀补那呀，你出野地受一天试试，啥鬼也
没了！”看看，这就是我妈给我支的招，减
肥，失眠，双管齐下，一举两得。在我妈
看来，劳动似乎可以治愈很多，她把很多
毛病和问题都归结为“闲的”过。想想也
对，无事就生非嘛。

最早见的收成是叶菜，白菜、芫荽、
茴香苗、生菜，这些长得喜色，旺腾腾，水
灵灵，从密实处拔，等于间苗。紧拔慢
拔，还是越拔越多，吃的速度似乎赶不上
长的速度。我妈急了，打电话来说赶紧
来取菜来。于是，那些菜就会一连几天
出现在我家和我朋友同事家的餐桌上。
等黄瓜、茄子、西红柿、豆角下来，叶菜就
成了鸡娃的加餐，绿汪汪的菜叶拌了黄
澄澄的玉米面，鸡吃得很欢实，想来比起
那土灰色的糠皮鸡食美口得多。

每次回家，走的时候都像是搬家一
样，一包又一包，从车上卸下来，得用人
家物业那个小推车拉。我说少拿些吃
不了。我妈就说吃不了给人，城里啥不
得买？再说了，咱这没上化肥不打农
药，比买的好多了。

八月十五前后那几天，据说豆角卖
到每斤十块以外了，我家冰箱里还存着
村里摘回来的一大塑料袋豆角。我那
个在微信上说想吃豆角焖面的朋友大
发感慨。我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来我
家取豆角。朋友回复我“你真老财（富
有）！”是的，我就是老财，夏秋季节，我
很少买菜。不光是菜，米面杂粮几乎从

来不买，这些家里都有。自结婚以来，
每年最少吃两只羊，算下来是把我老爸
喂的一群羊赶进了肚里。老两口总是
很豪气地说：“你只管吃！”

我妈给我整理要拿的东西的时候，
面挖得满满的，按得瓷瓷的，总是扎不
住口，一边不舍地往出挖，一边怨袋子
小。她举着一把葱说，这把葱你要买还
不得两块？我说，你可说没了，五块也
买不上。

秋分将近，园子里其实已经显出了
萧条。站在拦挡牲口的木栅栏边，我踟
蹰不前。我妈说：“你别看这菜苗已经蔫
了，秋圪嘟还多得很。”果然，黄瓜苗子都
枯成那样了，上次来时指头长的小瓜纽
子长成了顺溜溜绿油油的黄瓜，瓜条顶
上还在开着花，一寸来长的小黄瓜正剑
拔弩张蓄势待发。我妈说，只要不上冻，
还长呢。豆角也是，架顶各色豆花碎纷
纷地开着，撩开叶子，一拽一把。有些细
弱的，我妈怜惜地管它们叫做“油灯捻
子”，说长成长不成看老天爷吧。我特意
看了看上次做了记号的几个倭瓜，果然
又放大了一圈！猛一抬头，发现杏树上
还吊着好几个，赶紧掏出手机拍照。我
妈说这个倭瓜品种好，又面又甜，吃过的
人都说好，今年她特意买了一袋籽种，十
八颗籽，种的有点少了。明年买三袋，种
到沟沿边，甩开了吃。

我妈给我描绘的是倭瓜瀑布啊！一
条一条的瓜藤，先是荷叶般的瓜叶，百合
般的瓜花，再就是点缀其间日渐长大的
倭瓜……这幅画面真得很是壮观啊！

就在我凝神遐想的时候，我妈往一
块炕大的畦子里撒葱籽，边撒边说：“你
信不信？明年开春的小葱儿就有了。”

我说：“我信，地是宝啊，种啥得
啥！”我学着我妈的口气重复了这句她
挂在嘴边的至理名言。

种 啥 得 啥种 啥 得 啥
●●杨晓兰杨晓兰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清廷的日益腐
朽，加之内部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山
西的白莲教徒不断进行反清活动，开展
了一定范围内的抗清斗争。光绪四年
（1878 年），朔州白莲教首领熊六，领导
了一场数千人参加的声势较大的反清
起义。史称熊六起义。

熊六，朔州大涂皋村人，1838 年生，
字振德。熊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
寡母务农为生。幼年时期，他在每年的
冬春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夏秋为地主放
牧牛羊。15 岁时，被迫中断读书，开始
给地主当长工，此时的熊六已经发育得
身高体壮、臂力过人了。因饭量惊人屡
遭地主嫌弃。

同治初年，熊六在村外遇见一人，
相谈甚欢。熊六于是就把这个人请回
家中，拜为师傅。原来此人是白莲教的
一个头目。很快熊六就接受了此人传
播的白莲教教义。从此，熊六整天以传
教为事，先后在朔州丈子村（今朔城区
福善庄村），宁武高崖上村和上、中、下
白泉村，山阴、崞县等地广收信徒。据

《宁武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一版一印）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
年），熊六在上白泉村开设教堂，建造房
屋，信徒发展到300余人。”

白莲教是一个古代民间秘密宗教
组织，它的历史极为悠久，跨越南宋、
元、明、清四个朝代。源于佛教弥勒净
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
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
子元创立白莲宗，也就是白莲教。早在
鸦片战争前的嘉庆时期，山西地区就有
白莲教民的活动。并同河南、直隶以及
山东的白莲教都有广泛的联系。

光绪初年，朔州连年灾荒，乡民少
衣缺食，冻饿而死者并不鲜见，惨像目
不忍睹。而丈子村地主李鸿的家里却
是粮食充盈、用之不竭。于是，熊六前
往拜访，劝说李鸿把 600 余石粮食捐献
给教会。熊六于是开设粥棚，赈济灾
民。因此熊六深得乡民好评和信任，附
近村庄自愿入教的人日益增多，势力范
围也在不断扩大。熊六和宁武白莲教
徒殷开国、殷甲辰等人倡导“劫富济
贫”，他们率领教徒，手持棍棒，找到地
主富豪门上“劝捐”，从而得以在上白泉
村设棚放粥，前来就食的有 1000 多人。
熊六劫富济贫的做法得到了乡民的拥
护和信赖，投靠他的人与日俱增。熊六
被人称为“六王爷”。

熊六劫富济贫、救民于水火之中的
壮举很快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惊恐和不
安，朔州知州姚官澄命城内绅士熊郢泽
（人称熊二）以家长身份前往劝谕，没有
成功。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姚官澄
派武术教头赵、李二人领数名捕快前往
白泉村捉拿熊六，结果被熊六率领的白
莲教民打得头破血流、四处逃窜。赵、
李二人被活捉处死。

1878 年 2 月 10 日，熊六率众起义，
随即招兵买马、招贤纳士、训练义军。
同时，熊六任命殷开国为军师，殷甲辰
为统帅，以上白泉、中白泉、下白泉三个
村为基地，修筑营地、搜集武器，随时准
备迎击清军，并派人分赴各地动员教徒
运粮送晌，回营参战。25 日，义军夜袭
金汤城（今宁武县盘道梁），然后回师袭
击阳方口把总衙门，夺得铁炮两门。首
战告捷，声威赫然，起义军迅速发展壮
大到3000余人。

熊六以戏装黄袍加身，自居为帝
王。又任命官吏，封四大将军、二军师、
绕殿侯、七品知县等八九人。姚官澄眼
见劝谕、剿办无法成功，便立即请求上
司派兵会剿。很快大同镇总兵令驻岱
岳镇都司葛云飞率骑兵五哨、步兵一营
开赴朔州城，与驻朔守兵一道星夜围剿
义军，双方激战于下白泉村的干羊峁高
地。战斗相持一天一夜，最后熊六在突
围中被俘，押回朔州后被害身亡，起义
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虽然坚持了一段
时间的斗争，但因群龙无首、寡不敌众
等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

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看，姚官澄无
疑是镇压熊六起义的刽子手，是开历史
倒车的。可以说，这是他的历史污点。
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也
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与他本人的人
品和官德没有多大关系。

姚官澄（1834——1895），字辔工，
号练江，满族镶黄旗人。咸丰五年举
人，21岁选授山西岚县知县。后署理吉
州州事，出任山西乡试同考官，调任永
济知县、汾阳知县。同治十年（1871年）升
任朔州知州。（后兼任山西戒烟局局正），
连任两届至光绪九年（1883年），再南下出
任解州知州，又连任两届至光绪十八年。
后荐升候补知府，并掌教河东宏运书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病逝。

姚官澄为官四十年，所在各州县方
志中多留有宦绩撰文颂词：誉为“姚菩
萨”，赞为“决狱如神”，在任“民无怨仰”，
离任“行李肃然”，州民恩慕不忘为之立

“长生位”“德政碑”等。姚官澄平生喜好
文墨，著有《一枝山房诗集》一书，被誉为

“循吏诗人”。由此可见，姚官澄的为官

是亲民、勤政、正义、廉洁的。光绪七年
（1881 年）清廷重臣张之洞出任山西巡
抚，下车伊始先整治官吏，参免了贪纵害
民的9名州县官吏，褒奖了姚官澄等6名
府州县官：“知州姚官澄操守廉洁，政事
勤明，晋省早年州县不染卖粟恶习者不
过数人，而姚官澄兼以有才……”朔城区
福善庄庙里至今设有姚官澄祠堂，当年
朔州城里也曾建有姚官澄祠。由此可
见，在朔州人的心目中，姚官澄的地位
是比较崇高的。

熊六起义是封建社会朔州爆发的
规模最大的白莲教起义，震惊全省，影
响巨大。起义虽说以失败而告终，但

“自嘉道以来，山西就一直有白莲教活
动，而且他们的秘密反清活动一直也没
有停止过，这就为山西义和团运动的兴
起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见2015年
方志出版社《山西通史· 清代卷》）。

姚官澄与熊六起义姚官澄与熊六起义
●●陈永胜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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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很多次云
翻过很多座山
见过许多
变幻不一的日出和日落
却只爱过一座城
大自然以拥抱一切的力量
把这座城市唤醒
在一个春天，在一个夏天
在一个秋天，在一个冬天
在我们生命开始的地方
我们寻找，我们发现——
原来，这城市，这一年，可以这么美

一月
这一天：向新而生
这一年的第一个日子
用来记录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
这一年的第一缕阳光
被用来照亮一个节点，和一段征程
这一天 交融感动的瞬间和温情的怀念
这一天 接续美好的憧憬和激情的出发
这一天 用一切崭新的开始诠释成长

的意义
这一天 新的朔州 来了

二月
朔州年：踏歌而来
当农历春节
停靠在北纬39°
——一个叫朔州的地方
古城古墙的灯火点燃了
踢鼓秧歌的队伍拉长了
年俗年味
与悄无声息的时间
交叠成一个重要的仪式
盛世朔州 在这一刻
和春天相拥 与美好同行

三月
春景图：候鸟北归
神女峰上的白雪
在春季融化成水 缓缓流动
太平窑水库 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这是远方的家
一群群天鹅 带着思乡的情愫 回来了
这是美丽的梦
一春又一春 一片水 漾出神韵

四月
踏青时：不到长城非好汉
朔长城 一内一外
环抱了中国较早的城池和朝代
广武城 一新一旧
璧合了历史演进中的朔州文明
历经风霜的烽火台
是皱纹里写满历史的老人
蜿蜒的走向 指明历史发展的脉络
雄阔的姿态 宣告昨天今天如此辉煌

五月
赶庙会：崇福寺的钟声响起
农历四月初八
朔州人 奔赴一年一次的庙会
崇福寺外聚集了更多祈福的人
一千多年前 朔州人尉迟恭奉旨兴建

崇福寺
一炷香火 在这里袅袅升起
一种信仰 在这里生根落地
坚守和传承 让幸福绵延不绝

六月
樊家窑：杏花开了
樊家窑的杏花开了
在一夜之间 被芬芳和绚烂盛满
这曾是满洲贵族的乐园
这曾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
一枝杏花一树繁华

你来时 它安静了无生息
你走后 它依然栩栩如生

七月
油菜花：芳香正浓
错过婺源油菜花的花期
这里，还有一片油菜地
七月，朔州的油菜花开了
被远处的天际切开
一片柔软的油菜地
有了棱角 格外硬朗
有风吹过 飘来恣意的花香 拂过沁

人的凉意
这，是朔州的油菜花

八月
绿色情：右玉，不止眼前的绿色
当低矮的小老杨 一棵连着一棵映入

眼帘
这说明已经正式进入了右玉的地界
没有风沙肆虐 没有黄沙漫天
右玉的天地 早已换了模样
该走一走 漫山遍野的绿地
该摸一摸 刻在丰碑上的名字
该看一看 一把铁锹 一个水壶 一本

日记
该把这片大地 留在心底 讲给人间

九月
丰收节：大地的颜色
河流和山川,在大地深处孕育生命
播种和耕作, 换来一季的收获
朔州独有的作物
严格遵循自身的生长规律
经过整个夏季阳光和雨露的滋养
在立秋之后 尽显丰茂
一片连着一片的金黄
是朔州秋天的颜色
这一刻，我们用“丰收”定义生命

十月
朔州游：比岁月更辽阔
总有一些风景
是你用想象无法触摸到的地方
用心灵抵达 用脚步丈量
这片厚重的土地 铭刻山水记忆
这片深情的土地 见证四季轮转
这片温润的土地 滋养美丽梦想
金秋十月
来朔州 看风景 寻传奇 见未来

十一月
赏冬景：冬季来看神头海
这里 有一片神头海
从凛冽的严寒中
氤氲出一个独特空间
与零下二十度的温度抗衡
与水雾缭绕的仙境缠绵
这神奇的水
生动着朔州的冬天
这温润的水
鲜活着冬天的朔州
冬季，到朔州来看海

十二月
冰雪季：冰火两重天
被冰雪凝结的时间
迸发出独特的蓬勃和力量
被冰雪“焐热”的城市
沸腾着无限的激情和热爱
冰天雪地 自由滑翔
这是朔州冬天的样子
从文化中信步踏来
从山水中闲步归来
在朔风中感受朔风
在朔州寻找朔州
这，就是朔州，这一年，很美

朔州原来这么美
●●赵海霞赵海霞

十月初一，也叫寒衣节。我去给
爸爸送完寒衣，随姐姐去姐夫的村里，
给姐夫逝去的亲人送寒衣。

霜降过后的天，骤然变冷，树叶金
黄，随秋风落下，一幅静秋的凄美。许
是寒衣节想起故去的亲人，突然伤感，
连着冷清秋的美也感觉是凄凉。看着
车玻璃前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然就想
起一句诗：又是寒时矣。黄花落尽往
来人，不住狂风萧瑟叶纷纷。

伤感之时，不觉就到了姐夫的村
里，红砖碧瓦的新农村景象让我突然
回神，好久不来村里，原来村里是这般
新气象了。干净的水泥路，整齐的瓦
房，远处，成群的羊儿，一股久远的温
馨的味道扑面而来，让我想起我小时
候的家，就是这股味道。

姐夫的二嫂早已在恭候亲人们的
到来，她有些许激动，些许慌乱，脸上
却始终挂着微笑。姐夫的二哥在大门
口迎接我们及前后脚一起到来的本家
两个兄弟，他开心地说：“每到寒衣节，
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

果然，进了家门，姐夫的两个妹妹
和嫂子已经在灶间忙碌了。二嫂忙着
招呼我们上炕，有着大花的大红色油
布，久违了的感觉看见就想爬上去。

我们上炕坐下，姐夫和他二哥以
及两个兄弟去给他们的祖先送寒衣去

了。我们看着地下忙碌的众亲友，想
搭把手，她们不让，说我们这农家饭自
己做好吃，你们是客人，哪能让你们上
手？我便局促又幸福地看着他们蒸
糕、调凉菜、熬鸡肉、炸油糕。满满的
童年回忆让我想起曾经的温馨。

姐夫和他的众弟兄回来了，洗手后
互相推让着上炕坐下。姐夫拿回来的
烧酒，两位本家弟弟拿回来的熟肉、面
皮，连同家里做好的饭菜一起摆上，我
们在肉香味和炸完油糕的油烟味里开
吃，在品味人间美食的同时感受浓浓
亲情。

姐夫的大哥已经去世，大嫂随孩子
在外地居住，村里就只有二哥了，所以，
每年的寒衣节都在二哥家聚。今年大
嫂也回来了，虽然一言不发，脸上也是
满满的笑意，感受亲人带给的温暖。二
哥更是激动，在地上忙着招呼众人，他
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家里有时都忙
得不开灶，难得这样的热闹。姐夫的两
个本家弟弟，村里没有至亲了，每年寒
衣节买上吃的来二哥家过。只有这样
的节日才会把根与亲情聚在一起。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因为根在一
起，所以，心永远在一起。

寒 衣 节
●●樊海霞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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